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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腊月的童谣唱响了年的序曲，从一碗腊八粥的暖意，到除夕烟火的绚烂，本文作者以细腻的笔
触，将记忆中的年俗画卷缓缓展开。在这里，腊月的每一天都被赋予了温度：扫房子扫去旧尘，磨豆腐磨出祝
福，蒸花糕蒸腾希望……这些浸透烟火气的细节，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鲜活记录，更是对乡土人情与文化根
脉的深情守望。年味，就在这一粥一饭、一岁一年的传承中悄然流淌，凝聚着人们对团圆的渴盼、对吉祥的祈
愿，更化作了萦绕心间最温柔的羁绊。

年味记忆

□ 丁杰

我老家在茌平区杜郎口镇丁楼村。20世纪七
八十年代，一进腊月门，街头巷尾的孩童，常蹦蹦跳
跳地唱起这样一首歌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
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
满街走。”那浓浓的年味，从欢快的童谣里飘溢出
来，如一幅幅弥漫着烟火气的画卷，在时光深处的
记忆里热腾腾地铺展。

腊八粥 腊八蒜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
节的清晨，一锅软糯香甜的腊八粥，隆重地拉开
了年的序幕。母亲起个大早，把头天晚上洗净泡
好的各种食材倒入大铁锅中，有大米、小米、黑
米、红豆、绿豆、豌豆、花生米、红枣、桂圆、枸杞、
莲子……它们像是应邀参加一场热闹的聚会，在
锅里咕嘟咕嘟地交谈着。红红的火苗兴奋地舔着
锅底，锅里的粥越来越浓稠，钻鼻子的香味馋得我
和弟弟妹妹直流口水。热腾腾的腊八粥终于出锅
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捧起碗，吸溜吸溜地喝着，
不一会儿，鼻尖上冒出了汗，脸蛋都红扑扑的。

一碗香甜的腊八粥下肚，身心皆暖，孩子们抢
着帮父母把活干。小手麻利地剥起自家种的蒜
头，洗净晾干。据说腊八这天正午十二点，是腌腊
八蒜的最佳时辰。母亲让我们看准时间，把晾干
的蒜瓣放入干净的玻璃瓶中，倒满米醋，滴一点白
酒封口，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年三十吃饺子时，蘸
着香辣微甜的腊八醋，咬一口青绿脆爽的腊八蒜，
美极了。

黏窝窝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转眼间，
就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小年，又称祭灶节。

“二十三，糖瓜粘。”糖瓜是祭灶王爷必不可少的供
品。传说这一天，灶王爷要去玉帝面前汇报这家
人一年的善恶行为，人们用糖瓜祭灶王爷，希望他
吃甜食、说蜜语，“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在
我们家，每逢小年，母亲都要蒸一锅甜糯的黏窝
窝，当作糖瓜祭灶。母亲用开水把黄米面和白糖

搅拌均匀，揉成面团，加入蜜枣，捏成窝窝头，
上锅蒸熟后，一个个黄灿灿的窝窝头里镶嵌

着红褐色的蜜枣，又甜又黏。请灶王爷品
尝之后，我们小孩子迫不及待地拿起还

烫手的黏窝窝，跑到大街上，和小伙伴
们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

扫房子

“二十四，扫房子。”这一
天，全家老少齐上阵，拿着

扫帚、抹布、水桶，把房
间院落里里外外，

全方位打扫

干净。弟弟妹妹爬得高高的，把门窗玻璃擦得一尘
不染。母亲知道我心细，给我安排了清理蜘蛛网的
活。我把鸡毛掸子绑在竹竿上，然后举着长长的竹
竿，探向屋顶和四壁的每一个犄角旮旯，耐心地转
着圈拂过。母亲在这天会把家具变换个新位置
摆放，既清扫了家具下面积了一年的灰尘，又让
屋内摆设有了新鲜感。父亲清扫规整院落，把墙
角的垃圾运走，将各种农具摆放整齐。这一番打
扫，扫去了一年的灰尘和污垢，也扫去了过去一
年的烦恼和不顺，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清新的气
息。母亲满意地夸赞着我们的劳动成果，笑着说，
家里干干净净，财神爷才喜欢来我们家里住。

磨豆腐

“二十五，磨豆腐。”豆腐，美味营养，谐音“都
福”，寓意着全家都幸福。腊月二十五这天，村东头
的豆腐房里，从早到晚来加工豆腐的人络绎不绝。
村里的大娘婶子们，端着一盆盆头天泡好的黄豆，
相伴着来加工大豆腐、千层豆腐、豆腐皮。一阵阵欢
声笑语中，老石磨缓缓转动着，奶白的豆浆从石磨
间流出，经过过滤、煮浆、点卤等一系列工序，一块
块洁白鲜嫩的豆腐成型了，哪些自家过年吃、哪些
年后招待来客，大娘婶子们盘算得清清楚楚。她们
还互相传授把豆腐煎炸炖炒制作成美味佳肴的独
家秘籍——有的会做麻婆豆腐，麻辣鲜香的滋味让
人一吃难忘；有的会做鲫鱼豆腐汤，奶白色的汤汁
里，豆腐吸收了鲫鱼的鲜味，美味又营养。她们只顾
眉飞色舞地尽情唠，也不怕旁边的人馋得流口水。

赶花集

“二十六，去买肉。”腊月二十六，是年前城里的
最后一个大集，俗称“赶花集”。这一天的大集上，
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女孩子买几朵鲜艳的头花插
在发辫间，添了番喜庆和妩媚。男孩子到了炮仗市
就拔不动腿，必须买几挂响声最烈的红皮鞭炮。大
姑娘小媳妇结伴逛服饰摊位，互相参谋着买块花头
巾，买身新衣服。更多的人流连在各种年货摊前，
货比三家，盘算着这一天把年货置办齐全。肉摊前
的生意最火爆，一年到头，很少见荤腥，这一天，无
论如何也要割几斤肉回家。一扇扇悬挂着新鲜猪
肉的摊位前，挤满了挑肥拣瘦的人，选中自己最满
意的那块肉，平时过日子再节俭，此刻也有了一掷
千金的豪气，争相举起手中的钱付账。这一天的集
市散得很晚，摊贩们笑逐颜开，腰包鼓鼓的；赶集的
大人孩子们则带着中意的物品满载而归。

宰公鸡

“二十七，宰公鸡。”公鸡在传统民俗中象征着
吉祥如意，过年时，家里的男人会挑选一只健壮的
公鸡宰杀，以期家中充满祥瑞之气。我们家中的那
两只大公鸡，是开春时喂养的。当时母亲买了二十
多只小鸡崽，精心饲养着。有两只显得格外神气，
等长出漂亮的翅膀，才发现是公鸡。母亲说，公鸡
虽然不下蛋，但也要好好养着，等过年时宰了吃
肉。听了这话，我们喂鸡时都会多撒两把吃食给
公鸡。待它们长到六七斤重时，我们天天盼望的
新年也马上到了。父亲忙活了一上午，把宰杀后
的公鸡处理得干干净净。母亲用这两只公鸡做的
红烧鸡块，是年三十的美味，也是年后款待客人的

硬菜。

蒸花糕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这两天，
母亲一直在厨房忙着发面，蒸馒头、蒸花糕，我们小
孩子也跟着学，厨房里热气腾腾，笑声不断。母亲
特意把面和得硬一些，这样做出的馒头和花糕外形
好看、口感筋道。她把发好的面分成一个个小剂
子，揉成各种形状的馒头。有的馒头做成圆形，象
征着团圆；有的做成鱼形，寓意年年有余；有的做成
长长的签子馒头，苗条俊俏。馒头上面还会嵌入红
枣或者红豆，既喜庆又好看，但最漂亮的要数一层
层的花糕。母亲将面剂搓条，灵巧地盘绕成花，嵌
入蜜枣，花朵相连成环，再层层累叠而起，宛如宝
塔。那精心垒起的层叠里，寄托着生活也能这般步
步向上的美好愿景。母亲蒸的七层花糕一向被人
称赞，每年腊月二十八，母亲都尽力多蒸几个花糕，
分给左邻右舍，也赠送给刚成立小家庭的子侄甥
女，祝福他们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年夜饭

“三十晚上熬一宿。”除夕终于来临了，一家人都
忙得不亦乐乎。父亲摆放好祖宗牌位和供品，上香
祭拜后，也扎起围裙，在厨房里大显身手。平日里父
亲很少做饭，这时精心做出的每一道菜肴，都让我们
眼前一亮。母亲忙着和面、调馅，招呼我们一起包饺
子。我擀饺子皮，妹妹摁剂子，弟弟跑来跑去传递饺
子皮，一会儿又跑到院子里和邻家小伙伴玩起“摔
炮”，传来一阵阵“噼啪”声和笑嚷声。到了晚上，一
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着丰盛的年夜饭，一边
观看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时，外面的鞭炮声像雨点一样密集，烟花在夜空中绽
放出绚丽的花朵。我们跑到院子里，手里拿着烟花
棒，挥舞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守岁的习俗让大家
都精神抖擞，小孩子长了一岁，老人们增了新寿，万
象更新又一年。

走亲戚

“初一初二满街走。”大年初一一大早，整个村
子热闹起来，大家都穿戴一新，逢人道句过年好，说
不完的吉祥话，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从大年初二
开始，连接四邻八村的大路和田间小径上，流动着
走亲戚的大军。自行车上满满当当，车把上挂着沉
甸甸的黑书包，塞满了点心。自行车的横梁上挤着
一两个孩子，后座上坐着抱孩子的女人，车座上的
男人飞快地蹬着，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到了亲
戚家，女人们忙着帮厨，唠着家长里短；男人们吸烟
喝茶，聊聊一年的收成；孩子们衣兜里塞满了瓜子、
糖果，满院里追逐嬉戏。吃饱喝足，尽兴而归的路
上，每个人的脸上都红扑扑的。有的男人喝高了，
骑车不稳，呈东倒西歪之憨态，一路频现“家家扶得
醉人归”的有趣画面。

元宵节的灯火阑珊处，年的盛宴缓缓落幕。童
谣里的热闹与祈愿，已化作田间地头的第一声吆
喝、灶台锅碗的日常交响。人们将那份被年味滋养
得滚烫的心气，揣进怀里，转身汇入春的序曲。生
活，便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劳作与期盼中，踏实而温
暖地，向前铺展。

童谣里的年味


